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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2021年4月，笔者在端传媒上阅读到孙小椒的文章《明哥、阿诗、MLA：香港违禁歌手，和他们的中

被封杀的台湾乐团，和他们背后的中国“聼团仔”

诸多台湾乐团风靡中国，累积了一批特殊的中国“听团仔”。乐团们先后遭到封杀时，“听团仔”选择翻墙还是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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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粉丝》（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423-culture-404-fans-in-mainland-to-hk-stars/ ），印象

极深。考虑到自己是个台湾独立音乐爱好者，因此从台湾音乐在中国大陆的角度创作本文，希望与更多人分享这群

中国“聼团仔”的故事。

封杀爱团的那刻：“觉得这里没有希望” 


灭火器乐团的歌曲在中国下架的那一刻，虾虾觉得有点愤怒，有点无力，“自己做不了什么，觉得这个地方

真的太烂，没有希望。”

虾虾在2013年，通过虾米音乐的相似推荐，听到了灭火器《海上的人》，顿时就觉得很喜欢，“他们的每

一首都对胃口，是我的菜。”从此，虾虾成为了灭火器的忠实歌迷，她拥有灭火器的所有实体专辑，曾前往

香港、台湾多次观看灭火器的演出。

她了解灭火器的政治立场，也早早明白她难以在中国看到心爱乐团的演出，但没有想到会有一天，她甚至

无法通过中国的音乐平台聆听灭火器的歌曲。大约也是在2017年左右，虾虾开始使用翻墙软件，从此她要

靠翻墙以及微博上友人的资讯搬运，才能获知乐团的最新消息。

独立乐团的听众在台湾被称为“聼团仔”，指的是2016年后台湾独立音乐爆发成长，在年轻群体中掀起一股

“听团”热潮，那些在音乐节台下为独立乐团振臂高呼的歌迷们便是“听团仔”。

近年来，诸多台湾乐团风靡中国，例如落日飞车、deca joins等等屡屡创下惊人的巡演票房成绩，中国听

众中也累积了一批特殊的“听团仔”。灭火器、拍谢少年等台湾乐团先后遭到中国封杀，他们不仅无法前往

中国公开演出，歌曲也在中国音乐平台遭到下架。中国“听团仔”们默默翻墙去聆听1976乐团的音乐，冒着

风险从台湾购买灭火器的专辑寄到中国，他们中不少人从未去过台湾，却深深着迷于台湾独立音乐，甚至

有人进而关注起台湾的政治与历史，笑著称自己是“精神台湾人”。

和生活在台湾本土的“聼团仔”相比，身在中国的他们难以亲眼看到心爱乐团的现场表演，也有点怯于公开

展示自己的音乐爱好，担心被朋友质问：“你怎么会喜欢台独乐团？”

早在2010年左右，因为中国演出审查制度的严格化，1976等少量台湾乐团便与中国演出市场无缘。1976

乐团成员曾在媒体访问中提到，之所以2010年该乐团的上海演出被有关部门下令取消，是因为“1976”这

个年份过于敏感，那一年发生了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重大事件，“这个名字太政治”。而1976之

所以取这个团名，和中国近代事件毫无关系，仅仅是因为乐团最初的成员们都在1976年出生而已。



1976乐团的一场演出。1976乐团 Facebook

Zazie 是1976的忠实歌迷，她很早就通过脸书加到乐团成员为好友，在微博刚兴起的2012年，是她协助

1976开通微博，进行微博认证，“想要让他们跟这边的乐迷多多交流，当时微博还是挺好用的。”

2009年张悬（2015年后改回本名焦安溥）在电台节目中的推荐1976，打动了高中时代的 Zazie，“我就

去找1976的歌来听，觉得还挺好听的，不久后，他们推出专辑《不合时宜》，隔年他们因这张作品拿到金

曲奖最佳乐团奖。”

在2017年乐团被下架的那刻，Zazie 提前感觉到不对劲，她帮1976申请的乐团微博账号突然“炸掉”，“紧

接着他们的歌在所有音乐平台下架，我当时很震惊，我觉得他们没有触及那根红线，也少有『反动』的东

西，结果就这样把他们封杀了，觉得很不可思议。”

那时，Zazie 试图以乐观的想法来安慰自己，如今五年时间过去，现实非常冰冷，“我曾经觉得也许未来可

以等到一个比较好的政策，这些人还是能回到我的视野，但已经过去五年了，仍然没有。”

“封杀是一个不好的机制，如果一个内容你被封杀越多，大家能够触摸到的就越少，这块内容就会慢慢从我

们的视野中淡化，可能封杀越多，我对整个台湾音乐场景就会渐渐变得不是那么关心。”



Zazie 曾经花很多时间去听台湾独立音乐，“后来发现这些音乐越来越容易被封杀、听不到，我就渐渐放弃

了对这一块音乐的兴趣，转去听别的音乐。”爱团被封杀一事仿佛给她留下伤痕，“现在我离台湾独立音乐

越来越疏远。”

下架风波 


2017年年初，随着一份长长的艺人封杀名单曝光，一场震荡乐迷的下架风波在中国掀起。这份名单包括陈

升、黄耀明等知名歌手，还有灭火器、闪灵、浊水溪公社等政治立场鲜明的台湾乐团，以及小有名气的回

声乐团、糯米团等等，甚至还出现八十八颗芭乐籽、Green!Eyes 等鲜少表达政治观点的乐团。

笔者经过资料搜查，发现登上这份名单的台湾乐团，无论知名度大或小，绝大多数都曾登上2000至2006

年在台湾举办，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台湾魂演唱会”（曾名为“反中国并吞演唱会”），这系列演出的历年

阵容与封杀名单中的台湾乐团重合度极高，让人不免猜测中国文化部门是根据该演出的历年阵容来制定封

杀名单，即便该系列演出已经是十几年前的往事。

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爆发，台湾相关团体组织起“撑香港要自由”演唱会，包括灭火器、董事长乐团、拍

谢少年、枪击泼辣等乐团登台献唱。演出结束后仅过两周，所有登台乐团的歌曲便在同一天内于中国音乐

平台下架，猜测是反应速度变快的中国文化部门依据演唱会阵容下令封杀，阵容中的灭火器已在2017年被

下架，拍谢少年、董事长乐团等等则成了封杀名单上的新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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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举行的“撑香港要自由”演唱会，表演单位压轴演出《愿荣光归香港》一曲。网上图片

2020年4月，曾多次前往中国演出，拥有不少中国歌迷的台湾乐团脆弱少女组，突然在脸书专页发布“希望

台湾独立建国”等言论，当晚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榜，中国音乐平台在当晚紧急下架该乐团的所有歌曲。

截至目前，累计十余组台湾乐团遭到中国封杀，在中国音乐平台上聼不到他们的音乐，他们更绝无机会前

往中国演出。

连分享感动都不可以 


Swim 生于1999年，在安溥的炼云原声带中听到《梦中见》而知道拍谢少年乐团。但真正喜欢上拍谢少年

是乐团被封杀之后，“2020年因为疫情很无聊，那段时间基本上打开手机就是翻墙，看各种资讯，有一次

就是因为YouTube的演算法看到拍谢少年和安溥在大港开唱的现场，我才开始更深入了解这个乐团。所以

我喜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在被封杀的状态。”

为了聼更多拍谢少年的音乐，她开始研究翻墙注册Spotify，并通过台湾朋友的协助购买乐团的专辑，每一

次购物都要经历提心吊胆的心路历程，担心物品被海关当作违禁品没收，“我每一次买台湾的东西都超怕，

就是我朋友寄过来的时候，专辑这类出版物寄顺丰不太方便，最好寄邮政，邮政的话就每天打开他们那个

邮件查询网站，每天都查几次，心里就超怕，要是邮件卡在海关好几天，也很怕，之后又要怕万一寄丢之

类的，反正每一次买东西都提心吊胆。”有一次她收到了检验单，“幸好那一次没有买什么敏感的东西。”

Swim 对拍谢少年有着深深的爱，除了收藏乐团的所有专辑和相关周边，她还参加拍谢少年在台湾网站发

起的专辑募资，可惜这一切却难以向朋友们分享，“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台团，但我感觉我跟他们是不一样

的，他们喜欢的那些乐团都可以上台面，可以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看到巡演，可以

轻易买到专辑，他们的喜欢是不带犹豫、害怕的，可以直接说他就是喜欢告五人，喜欢什么，不会是像我

这样。”

“他们可以直接从网易云分享乐团的歌曲到微信朋友圈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喜欢拍谢少年，连这么简单

的一件事情都不可以做。每一次你听到什么歌，你觉得听到很感动，你很想把这个感动分享给别人的时

候，这么简单你都是做不到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最郁闷的事情啊。”因为拍谢少年的歌曲已经从网易云等

中国平台下架，所以Swim难以分享自己的感动让朋友知道，这让她相当郁闷。

Swim 曾向父母诉苦，不料却得到父亲一句冷漠的回应：“那你干嘛要喜欢他们。”



Swim 曾向父母诉苦，不料却得到父亲 句冷漠的回应： 那你干嘛要喜欢他们。 


她觉得很是无语，“不是我故意去喜欢被封杀的乐团，是有人让我喜欢的乐团被封杀了。” 


拍谢少年。网上图片

“我能懂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December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拥有数十万粉丝，是一位活跃在中国音乐产业的知名媒体人。 


他经常推荐、分享各类型的台湾音乐，对于诸多被封杀的台湾乐团，他也都听过他们的歌曲，了解他们的

政治立场，“我觉得无论是音乐还是电影，都会带上一些创作者本身对世界的理解、对社会的观点，我对大

家的观点都比较包容，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表达的想法，本身创作音乐就是表达的一种途径。”

被封杀的台湾乐团不少曾公开表达过支持台湾独立等政治观点，甚至融入到他们的歌曲当中，这显然与中

国官方的立场不同。我问December，通过他经营媒体的经验、对社群的了解，他预估台湾独立音乐在中

国的受众，有多少能理解被封杀乐团的立场？



“我觉得我自己这边的粉丝，应该七成左右能理解吧，比如说如果评论区出现一些比较恶意的评论，抹黑台

湾或者指某某乐团立场有问题的，其实回覆他、讨厌他的人还挺多的。也不是说支持台独，就是大家能理

解台湾人，毕竟双方的环境很不一样，很难一刀切地讲，要么统一要么独立之类的。”

中国官方所制定的所有教育课程和媒体登载传播的信息，都在告诉中国民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独

思想是“死路一条”。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聼团仔”，通过翻墙或者和台湾本土的民众交流，摄取到不同角

度的信息。其中有些人经历一番思想冲击后，慢慢可能理解，或者认同自己未曾深入思考过的一些观点。

Swim 起初了解到一些乐团的政治立场时，不见得认同。后来更深入了解台湾历史，乐团的作品也让她知

道了台湾社会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带着她拓宽视野。拍谢少年的《伫世界安静的时》让她更深地体会到

白色恐怖受难者及其家属的悲痛和挣扎，“他们告诉了我一些事情，告诉我一些台湾的历史，可能我了解之

后会有共鸣，所以会偏向理解、认同。”

她之所以欣赏这些乐团，“他们的表达中透露着对这个土地、这个地方的热爱，就感觉他们比较有社会责任

感。因为他们本来可以选择去走另外一条路，那他为什么要去参加政治主题的音乐节？为什么他要在MV中

拍那些东西？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有责任让别人了解到这些历史吧。”

拍谢少年在国家人权博馆拍摄《出巡》MV。网上图片



在脸书上拥有不少台湾乐团成员好友的 Zazie，看过不少音乐人在个人账号里更加直接的政治观念表达，

她说自己对这些“80%认同，20%不认同”，“我是非常尊重他们的政治倾向，以及他们为了自己希冀的政

治体制方向，去做的一些努力，甚至用他们的音乐、行动来激励民众去选择自己想要的领导人、想要的政

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伟大的。”

至于那20%的不认同，“我觉得一个人在任何知识层面上，他的认知都是有限的。我跟一些台湾音乐人私交

还不错，但是在某些政治的认知上面，他们可能会比较偏激，或相对来说会比较狭隘，我有的时候可能就

不是很认同他。但是我认同每一个为了自己的权益去斗争的勇士，不管他有没有失败，都是值得骄傲的。”

来自歌迷的举报 
 不是所有中国“聼团仔”都能理解台湾乐团“为什么这么做”。 


相当一部分中国歌迷在得知喜欢的乐团有不同政治倾向后，会立即脱粉，在微博指责批评。例如当脆弱少

女组发布台独言论时，就有歌迷在微博发言：“政治立场不正确是死罪，老老实实搞音乐不好吗，我恨”，

“太讨厌背叛感了，希望再也没人在精神世界里夹带政治的私货”。

有人虽然同样不理解乐团立场，仍愿意聆听他们的音乐。阿水喜欢灭火器乐团十余年，曾坐十几小时的火

车远赴香港看灭火器表演。看着灭火器遭遇的种种，她说自己对灭火器更多是单纯的歌迷心态，仍然希望

再看乐团的表演，也会买乐团的新专辑，只是对灭火器如今的某些作品难有共鸣，“我不喜欢政治和音乐混

在一起。他们现在有一些歌，会放很多政治因素在其中，我对这些歌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单纯地去听。”她强

调说：“我还是爱国的。”

也有人从歌迷变成举报达人。这些曾经的歌迷熟悉自己喜欢的乐团中每一位成员，这一人会私下“审查”那

些来到中国巡演的台湾乐团，看乐团成员的社群账号是否发布过政治言论。



灭火器在“撑香港要自由”演唱会上首唱《双城记》一曲。网上图片

December 偶尔会收到微博私信，“有些人会专门去看他们团员每个人的脸书、IG帐号，去审查他们的言

论，看到不好的就会截图发过来，可能试图想要投稿曝光。”December 很无奈：“可能还是个人选择吧，

他们可能比较在乎什么统一之类的。有时候在微博发一些台湾的好演出，也会碰到有人在评论区喊收复台

湾，可能他特别想看这场演出就这样喊，有时也会有一些标榜独立思考、聼独立音乐的歌迷发表这种言

论，就挺奇怪的。”

他甚至收过一些更离谱的私信，“有时候他们会不满演出的日期，比如觉得在九一八这种日子怎么能进行娱

乐、举办演出？他们就尝试举报这天的演出。”关于这类私信，他基本置之不理，“但这些人可能会给别的

媒体投稿，其他媒体是否会曝光出来就难说了。”

举报风气不衰，December 平时会提醒台湾人多加注意。他透露有时会碰到台湾音乐人向他咨询前往中国

发展的建议，这时候 December 如果在对方脸书账号看到一些敏感言论，往往会告知对方：“如果他们想

要来这边发展，那么这些内容还是要处理下，即便是发在个人帐号的一些东西，也尽量不要对外人可见。”

你的勇敢鼓励了我的勇敢 


那些留下来没有脱粉、举报，没有任何动摇的中国“聼团仔”，试着从乐团身上汲取到更多能量、养分，与

乐团之间的精神维系变得更紧密了。

虾虾觉得自己在没有认识灭火器之前，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听了灭火器之后变得比较勇敢、坚决，“比较

朋克（Punk）”。

在2018年，大学毕业的她和不少同龄人一样，面临着踏入社会的迷惘，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却没找到工作，

经历着自我怀疑，心理上差点出现问题，“睡得也不是很好，对生活很无力。”当时家人劝她出去散散心，

她想了想，瞒着家人说是和朋友结伴旅游，自己一个人飞去了台湾。



那一趟台湾之行，虾虾的重点是去看灭火器的演出，她的心脏随着爱团的音乐跳动，好像就被治愈了，“到

了现场，听到乐团的吉他一刷下，感觉整个人就回血了一样，充满了力量，就好了。回来之后，生活的一

切也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

灭火器作品中对民主自由的态度也让她感触很深，“最早的时候我不知道《岛屿天光》的涵义，只是聼的时

候感觉想哭，歌曲似乎在叙述故事，我就开始看歌词，然后研究背后的意思，明白这一切后，就觉得这个

团也太厉害了吧。”在灭火器被彻底封杀之后，虾虾更喜欢他们了，“他们特别勇敢，他们在反抗一些东

西，哪怕要付出一些代价也无所谓。”

灭火器乐团在一场演出中演唱《岛屿天光》一曲。网上图片

通过喜欢台湾音乐，Swim 因此喜欢上台湾。她开始关注台湾发生的大大小小事情，甚至触及到更深的议

题：“我逐渐对这座岛屿的历史和变革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开始了解台湾的民主政治历程和现在。”

拍谢少年的音乐有浓重的台湾本土味，乐团乐于呈现台湾风土人情，她被这种本土精神感染，关心起自己

广东家乡的情况，比如本土语言与文化的话题，“被他们影响到我重新看待自己家乡，对本土语言文化有了

自豪和认同感，”她开始探索和思考民主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和民主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看着别人如何争

取人权和民主自由的历史，以及把台湾和我自己所处的地方进行对比。”



“精神台湾人” 


采访过程中，笔者发现本文的受访者超过一半从未去过台湾。当台湾自由行的大门还敞开时，他们暂时没

时间或没预算前往台湾旅游，想着未来有很多机会，却没料到2019年夏天，中国单方面宣布暂停台湾自由

行办理，后续因为COVID-19，前往台湾更是难上加难。

Swim 采访中就称呼自己为是“精神台湾人”，意思是虽然自己不在台湾出生，也不在台湾生活，实际未能

接触，但在精神世界，她掌握很多关于台湾的资讯，认同台湾的理念与价值。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我比较支持中国还是台湾，我一直都没有一个结果，直到有一次我看了一场

女篮比赛，就是中国打中华台北，有个篮板球掉下来的时候，台湾接到了，我觉得很爽。那一瞬间我就有

答案，我感觉心里的天平是偏向台湾的。”

对于这样的感受，她说不是因为喜欢音乐，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每天在两边网路上观察和感受的结果，

“看法制、管理方法的科学性、合法性等，更别说一开始吸引我的原因：文化艺术的氛围。因为这边对少数

人的迫害，让我开始对政权产生恨意，再后来演变成害怕。不科学、无法无天的防疫现状，大部分人的冷

漠……让我觉得没有希望。所以对比之下就比较喜欢台湾，虽然我知道台湾社会也有非常多的缺点，但是

根本不能和这边比烂。”

Zazie 曾多次前往台湾，“感觉去台湾就像回自己家一样。”学生时代迷恋着台湾音乐及电影的她，对台湾

积累了很多认识，觉得在台湾，她不管去哪里都“挺熟悉的”，可能这条路出现在谁的歌词中，可能那条街

是某部电影的拍摄场景，她去过Legacy、海边的卡夫卡、光点电影院等艺文胜地，看过音乐节，参加过金

马影展，“当时最渴望的就是去台湾看很多的演出，买很多唱片和书回来，很幸运，这些愿望都实现了。”

无奈COVID-19阻止了 Zazie 继续向外探索的脚步，让她颇沮丧，“不仅不能去台湾，去其他地方也成了很

大的问题。就是觉得局势在一步一步地逼着人们躲在一个细小的空间，去吞噬人想要去外面的想法。不仅

仅是音乐这一块得不到满足，是整个身心都觉得受到限制。”

采访结束后，Swim 寄来一封信，她说关于台湾，自己还有很多想说的（节选）： 


“在喜欢台湾独立音乐的过程中，我也更加熟知台湾——这些音乐诞生的地方。我渐渐从喜欢台湾音乐到开

始了解音乐人他们表达的东西，到了解台湾的政治生活，再到想去台湾生活（幻想）。我觉得自己欠缺的

一个洞被台湾填补上了。



灭火器乐团的一场演出中，有观众挥动一面“台湾魂”旗帜。灭火器 Facebook

2020年开始，我会和因为听音乐认识的台湾朋友讨论音乐，但更多的是谈论政治和日常生活。台湾朋友会

问我最近台湾有什么新歌好听，问我要台语歌单，也会和我一起讨论两岸政治生活文化，进行一些音乐、

疫情、政治甚至是旅游、语言文化的资讯互通，有时会被开玩笑，说我那么懂台湾，根本是台湾人吧。

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会常看台湾的新闻，甚至会支持台湾的独立媒体（超爱报导者），并且和国内

同样立场的朋友分享，我会热衷于了解民主社会的运转，看相关的文章，关心自己国家的事情。

重看拍谢少年那部让我喜欢上他们的大港开唱影片时，觉得和自己情绪最贴近的竟然是一群来自宝岛，和

我素未谋面的人，还有那些和我一样喜欢台湾的中国人。对于公民社会和对待少数族群的看法，和我相近

的也是这些人。我这样的人与现实中的周围人格格不入，幸好还有音乐。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和不会翻墙的朋友分享拍谢少年，然后大家可以直接在串流平台听。”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所有受访者均为化名）


